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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还是那些山，人还

是那些人，为何扶贫开发

效果前后迥异？这是记者

在贵州贫困大山里采访

时，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的

问题。

两位基层干部的心里

话，给记者作了解答。

一位是从小生长在贵

州穷困大山里，从最基层

干起、长期工作在扶贫第

一线的贵州省正安县副县

长何祖华。何祖华说：“像

我们正安县，如果戴着贫

困县的帽子，每年仅扶贫

资金就有 5000 多万元，转

移 支 付 也 比 别 的 县 多

4000多万元。”

另一位是在正安县穷

困大山里的桴焉乡任副乡

长的黄志丹。他说：“以前

基层干部工作缩手缩脚，

担心发展起来了，丢了贫

困帽，丢了扶贫资金项目

支持。现在摘帽不摘政策，

额外还给奖励，那还不想

尽一切办法争取早点脱贫

‘摘帽’呀！现在的扶贫那

才叫真抓实干呢！”

一旦当上贫困县，每

年都能获得国家扶持资

金，享受众多政策好处，各

地当然要争戴“贫困帽”。

摘掉贫困县帽子，就意味

着拿掉资金扶持、政策优

惠，贫困县当然不愿摘“贫

困帽”。安于贫困受益多多，脱贫致富徒劳无益，

那干吗要煞费苦心谋发展呢？于是，出现了贫困

县不愿摘“贫困帽”、富裕县争当贫困县的怪现

象。多年来，全国贫困县数目只增不减，国家扶

贫负担沉重，大量扶贫资金难以真正用到最急

需的地方。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

贵州省建立扶贫开发激励机制，承诺“摘帽不

摘政策”，鼓励贫困县减贫摘帽，扶贫工作中的“等、

靠、要”问题迅速迎刃而解。政策导向一变，满盘皆

活。由此看来，扶贫攻坚，政策导向确实很重要。

扶贫攻坚

，政策导向很重要
黄俊毅

贵州贫困县为何竞相贵州贫困县为何竞相““摘帽摘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俊毅黄俊毅

多年来多年来，，由于贫困县在国家政策层面倾斜多由于贫困县在国家政策层面倾斜多，，我国贫困县数目只增不我国贫困县数目只增不

减减，，这就大幅增加了国家扶贫负担这就大幅增加了国家扶贫负担，，使大量扶贫资金不能真正用到最急需的使大量扶贫资金不能真正用到最急需的

地方地方。。贫困县不愿摘贫困帽贫困县不愿摘贫困帽、、富裕县争当贫困县富裕县争当贫困县，，是当前全国扶贫工作一大是当前全国扶贫工作一大

困局困局。。

近日近日，，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经济日报经济日报》》记者从会议上记者从会议上

了解到了解到，，20142014年贵州省又有年贵州省又有88个县个县、、9595个乡成功个乡成功““减贫摘帽减贫摘帽”，”，减贫人口达减贫人口达150150

万万。。据统计据统计，，20112011年至年至20142014年年，，贵州已有贵州已有2222个贫困县主动退出贫困县系列个贫困县主动退出贫困县系列，，

贵州成为目前在全国率先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并取得初步成效的省份贵州成为目前在全国率先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并取得初步成效的省份。。

为何在相对欠发达的中部省份贵州为何在相对欠发达的中部省份贵州，，贫困县纷纷主动申请贫困县纷纷主动申请““摘帽摘帽”？”？请请

看本报记者来自贵州基层一线的调研看本报记者来自贵州基层一线的调研。。

致读者致读者 带着新年的美好祝愿带着新年的美好祝愿，，全新改版后的全新改版后的““一线调查一线调查””版今天和读者正式见面版今天和读者正式见面。“。“一线调查一线调查””版始于版始于20142014年经济日报重点打造的年经济日报重点打造的““调研调研””

版版。。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我们在继续深入一线调研我们在继续深入一线调研、、探寻和解读经济领域各地各部门可复制经验的基础上探寻和解读经济领域各地各部门可复制经验的基础上，，还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新闻热点调查还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新闻热点调查、、争议性争议性

话题事实还原话题事实还原。。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不断改革创新我们还将不断改革创新，，美化版面美化版面，，清新文风清新文风，，为读者提供更多为读者提供更多““接地气接地气””的的““中国好文字中国好文字”，”，回报千千万万读者的相伴相回报千千万万读者的相伴相

携携。。敬请关注敬请关注。。

公布“摘帽”时间表的 2011 年，就有
盘县、施秉、兴仁 3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主动申请“减贫摘帽”，并顺利通过
考 核 验 收 ， 开 全 国 贫 困 县 退 出 之 先 河 。
2012 年至 2013 年，贵州又有 11 个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宣布成功“减贫摘帽”。

正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张涛认为，
贫困县从不愿“摘帽”，到踊跃“摘帽”，是因
为摘帽不摘政策。“去年主动‘摘帽’后，上级
对正安县的扶持力度非但没有减，而且加大
了很多。原有扶贫政策继续享受，每年还可
以拿到 1000 万元的‘摘帽’奖。另外，为帮
助巩固减贫成果，今年省里额外拨了 500万
元，市里又给了 1000万元。”

原来，贵州省对成功“减贫摘帽”的
贫困县，承诺“摘帽不摘政策”，并额外给
予奖励、扶持。据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主任叶韬介绍，“摘帽不摘政策”是指原有
扶持政策保持不变，并且安排到县的财政
扶贫资金总量原则上以其前 3 年常规总量
为基数，按 10%的增幅逐年递增。

额外奖励包括“摘帽奖励”和“减贫
奖励”：对实现“摘帽”的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从其“摘帽”当年起至 2018
年，每年给予 1000 万元扶贫项目资金奖
励。属于省定经济强县的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 重 点 县 的 ，“ 摘 帽 ” 当 年 一 次 性 奖 励
1000 万元扶贫项目资金。同上年比，年度

减贫人口比例分别达 50%、40%和 30%
的，当年度一次性对应奖励项目资金 500
万元、400万元和 300万元。

不仅贫困县减贫“摘帽”有奖，贫困
乡减贫“摘帽”也有奖。正安县桴焉乡副
乡长黄志丹说，一类、二类、三类贫困乡
镇如期或提前“摘帽”的，从“摘帽”当
年起至 2018 年，安排到乡的财政扶贫资金
总量，原则上以 10%的增幅逐年递增，并
每年另行对应奖励项目资金 100 万元、50
万元和 20 万元。一类贫困乡减贫人口比例
达 50%、40%和 30%的，当年度一次性对
应奖励项目资金 50 万元、30 万元和 10 万
元。二类、三类贫困乡按其实际减少贫困
人口数量一次性给予项目资金奖励。

此外，按照相关政策，对基层党组织
也有奖励。《贵州省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进行奖励的实施办
法》 规定，对如期或提前“摘帽”的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乡党政班子，

“摘帽”当年分别一次性奖励项目资金 50
万元和 10万元。

“奖励资金从省级财政预算中专门安
排。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仍主要用于产
业扶贫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工作。各地根据
自身财力情况，同步安排项目奖励资金。”
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处长余
欢说。

岁末年初，数九寒冬，江西赣州的广大农
村，却涌动着一股浓浓的暖意，不少贫困群众正
在打点行装，为春节前搬入城镇新居做准备。

龙南县 62 岁的廖石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家在该县夹湖乡松湖村，距离县城近 50 公
里，离圩镇也有七八公里路程。前不久，他通过
摇号分配到“金塘花苑”的一套住房。“我家一共
10 口人，已分成 3 户，都申请了这里的住房。
加上移民搬迁、土坯房改造等各类补助，基本上
不花一分钱就能住进新房。”廖石森满怀憧憬。
在龙南县，很快将有 700 余户像廖石森这样的
农村贫困户搬迁进城进园居住。

全 面 小 康 路 上 ，不 让 一 个 贫 困 对 象“ 掉
队”，这是赣州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庄严承诺。
作为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赣州基础
条件差，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全市有国家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11个、贫困村 1419个。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贫困对象，以往的粗
放式扶贫做法显然难见实效。“提高扶贫精准
度，赣州的做法就是找准贫困对象，并针对具体
致贫原因，提出‘一对一’解决方案。”赣州扶贫
和移民办主任邝先元说。

摸清“家底”，方能有的放矢。赣州组织干
部深入乡村山寨开展拉网式调查摸底，做到村
不漏组、户不漏人，把贫困对象精准识别出来。

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赣州因地制宜，因
人而异，分类实施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教育扶
贫、就业扶贫等十几项扶贫措施，想方设法让贫
困人口增收致富。其中，特别重视对贫困对象
的教育投入和技能培训，深挖穷根。两年多来，
全市培训贫困劳动力 6.3 万人，贫困群众依靠
自身素质和技能脱贫致富的能力明显增强。

江西赣州实施精准扶贫——

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许 军

冬日的贵州大山，依然满眼翠绿。隆隆
的机器轰鸣声里，一线新辟的路基在层峦叠
嶂之间直伸向远方。这是正在紧张施工中
的习水至正安县高速公路。线路总长 110
公里，全部修建在落差剧烈的陡坡、峡谷
上。据遵义市交通运输部门介绍，因地质条
件复杂，沟壑较多，正安至习水高速公路桥
隧比例达 45%，每公里平均造价 1.09亿元。

“在平原地区修高速公路，两三千万元
就能修一公里。在我们贵州，每公里花上亿
元是常事。好东西运不出去，想不穷都难。”
正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王志骨说。

贵州地处西南高原山地，石多田少，山
高路难，自古民生艰难，因而，贫困县出奇地
多。全省 88 个县市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就占了 50个。

对此，兼任贵州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的陈敏尔省长则看得更深。他认为，贵州
贫困人口绝对数、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
的比重、贫困发生率均居全国第一，农村贫
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历史欠账多，虽然有经
济、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
但也有“等靠要”、惰性强的思想认识上的原
因，还有事业心、责任感、危机感、能动性、执
行力不强，以及对扶贫开发工作重要性认识
不够等主观原因。

“像我们正安县，如果戴着贫困县的帽
子，每年仅扶贫资金就有 5000 多万元，转

移支付也比别的县多 4000 多万元。”主动
在 2013 年摘掉贫困县帽子的正安县副县长
何祖华说。

贫困县的帽子只要戴着，就可以不断地
享受诸多实惠。实惠那么多，难怪建立全国
贫困县退出机制很难！

“与其他地方一样，贵州 2011 年以前也
存在贫困县贪恋‘贫困帽’问题。”陈敏尔
说。部分地方对扶贫开发认识发生了偏差，
认为戴上“贫困帽”就冬暖夏凉，依赖性严
重，不思进取，越扶贫越想保贫。

地理环境的差别，加上不思进取的精神
状态，阻碍了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更快、更
好地发展——2010 年，贵州省 50 个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扩大到 11075
元，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扩大到
2814 元，与西部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
距扩大到 900 元以上。贵州 3 个自治州农
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 30 个自治州平均水
平比，差距扩大到 500元以上。

长此以往，怎么得了！于是，2011 年
春，贵州省委提出：完善扶贫开发激励机
制，研究制定“摘帽不摘政策”的办法措
施，鼓励有条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加快脱贫步伐，切实解决在扶贫工作中
的“等、靠、要”问题，让“减贫摘帽”
是最大政绩的思想成为全省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的主流。

何祖华说，2013 年初，根据经济发展的
实际情况，正安县向上级提出申请，要求在
2013 年摘掉贫困县帽子。这一年，和正安县
一起提出“减贫摘帽”申请的还有另外 5 个
县。实际上，在此之前的 2011 年，贵州省就
已有3个县主动申请并成功“减贫摘帽”。

原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2011 年 3
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对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进行奖
励的意见》，强调把扶贫脱贫作为全省“第一
民生工程”，在对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的
特殊贫困人口给予长期社会救助的同时，积
极鼓励各地“敢于摘帽惠民生，敢于摘帽抓
产业，敢于摘帽促发展，敢于摘帽奔小康”，

“鼓励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减贫摘帽，
举全省之力向绝对贫困发起总攻”。

文件拟定了全省“减贫摘帽”总体规划
和年度计划：按照“量力而行、自加压力、先
难后易、分阶段达标”的原则，从省情出发，
到 2015 年，实现 30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和 500 个贫困乡“摘帽”，贫困人口比
2010 年减少一半；到 2018 年，剩余的 20 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934 个贫困乡
全部“摘帽”；2018 年至 2020 年，巩固、提升
全省“减贫摘帽”成果，确保在 2020 年与全
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同时，贵州省针对贫困县和贫困乡镇，
量身定做了细化标准：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 2010年全
省贫困发生率33.4%为基数，以到2020年与
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要求每年贫
困发生率必须下降3.3个百分点，同时按6∶4
的权重考核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方预算
内财政收入两项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以
2010年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
人均纯收入3153元为基点，参照全省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按

10%增幅计算，当年考核标准为 3468 元。
2012 年至 2018 年，则按农村居民人均日消
费 1.5 美 元（汇 率 按 6.7）计 算 为 3688 元

（2011 年不变价）并执行到 2018 年。人均地
方预算内财政收入考核标准以全省当年人
均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为基数进行计算。

贫困乡“减贫摘帽”标准则是：在确保贫
困发生率每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以上的基
础上，考核农民人均纯收入一项指标，具体
考核标准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考核
标准执行。“贫困县退出倒逼机制已经建立
起来，不如自加压力，主动减贫摘帽。”何祖
华这样解释正安县主动申请摘帽的动机。

正安县桴焉乡坪生村村民张毅家门
前，茶树吐绿，一望无际。坪生村离县城
60 多里，地处高山，终年云雾缭绕，气候
温凉，盛夏晚上睡觉也要盖薄被，种粮长
不好，出门行路难。以前，村民习惯了顶
着穷帽子，不少男人 30 多岁还娶不上媳
妇。村党支部书记廖正喜说，“2011 年省
里鼓励减贫摘帽后，全村群众开动脑筋，
想出扬长避短、大力发展高山生态茶园和
生态避暑度假游的致富路子。”

如今，坪生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旅
游胜地。村民办起家庭度假旅馆，纷纷发家
致富。36 岁的村民张毅，去年一年就挣了 5
万元。现在，桴焉乡各村都组建了乡村旅游
协会，集镇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通过片区
优势互补，成功实现了同步减贫。

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政策法规处赵
孝捷说，贵州省委列出“摘帽”时间表后，各
地纷纷列出了自己的“减贫摘帽”时间表，扶
贫局面为之一新。2011 年至 2012 年原本计
划 6 个国家级贫困县、134 个贫困乡镇摘
帽，实际上有 8个县、194个贫困乡镇摘帽。

正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有一座“减贫摘
帽”攻坚指挥台。说是指挥台，其实只是小会
议室一面墙报。墙报上汇总了全县各乡贫困
户的详细情况，有针对性地列出了减贫目
标、减贫办法、进度要求。类似的指挥台、月
报表，如今在贵州各贫困县乡都能见到。

叶韬说，每年年初，贵州省委、省政府与
各市州党委、政府签订年度“减贫摘帽”目标
考评责任书，并有完备的监督制度。各地将

“减贫摘帽”任务分解、细化到人，按月通报。
统计、扶贫部门将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台账
延伸到贫困乡。

前不久，贵州省委督查室、省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从“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
统”中，随机抽取了 586 户贫困户，入户实地
调查，核实考评数据。调查发现，2013 年度
申请“减贫摘帽”的 6个国家级贫困县和 172
个贫困乡镇，各项考核指标均达到省定“摘
帽”考核标准；2011 年至 2012 年实现“减贫
摘帽”的 8 个国家级贫困县和 194 个贫困乡
镇均复查合格。贵州贫困县乡退出机制尝试
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现实中存在一种现象，个别国家级贫
困县在脱贫之后不愿意‘摘帽’，或者戴着
贫困县的‘帽子’炫富。目前，国家正考
虑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退出机制实际上
是导向问题。达到什么样的发展程度，就
必须退出贫困县的行列，国务院扶贫办正
加紧研究。一些贫困县不愿意摘掉贫困
帽，主要是担心摘了贫困帽后，就不能再
享受原有扶贫政策。贵州尝试摘帽不摘政
策，引导贫困县主动摘帽，实行几年来，
效果很好，值得在全国推广。”国务院扶贫
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说。

昔 日 也 恋“ 贫 困 帽 ”

列 出“ 摘 帽 ”时 间 表

摘 帽 子 不 摘 政 策 正 向 激 励 见 成 效

下图 贵州省正安县利用本地独有

的方竹笋资源，扶持方竹笋种植、加工

业，带动了全县 7 个乡镇一万多个农户脱

贫致富。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上图上图 贵州省正安县桴焉乡属于高山乡镇贵州省正安县桴焉乡属于高山乡镇，，近几年他们利用高山冷近几年他们利用高山冷

凉气候条件凉气候条件，，大力发展生态茶园大力发展生态茶园，，促进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图为扶贫干部正在图为扶贫干部正在

坪生村茶园查看茶树长势坪生村茶园查看茶树长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俊毅黄俊毅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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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州省正安县为例，如果戴着贫困县的帽子，每年仅扶贫资金就有5000多

万元，转移支付也比别的县多4000多万元。实惠多，当然摘帽的难度也就大

贫困县的帽子摘了，但扶持政策保持不变，安排到县的财政扶贫资金总量原

则上以其前3年常规总量为基数，按10%的增幅逐年递增

政策对路，尝试摘帽的也就多了起来，好政策切实激发了贫困地区群众脱贫

致富的干劲。贵州组织的随机抽查更让脱贫成果得到了有力验证

2011年，贵州制定了全省“减贫摘帽”总体规划，实行贫困县退出倒逼机

制。这一机制推动了当地干部自加压力，主动减贫摘帽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是国务院的议事
协调机构，成立于1986年5月16日。该领导小
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调查研究；拟订贫困地区
经济开发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开发建
设中的重要问题；督促、检查和总结交流经验。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即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我国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负责本地扶贫开发工作。扶贫开发实行分级负
责、以省为主的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中
央的各项扶贫资金在每年年初一次下达到各省
份。所有到省份的扶贫资金一律由省级人民政
府统一安排，并由各有关部门规划和实施项目。

我 国 的 扶 贫 机 构


